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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日报"上刊登

的#岁寒三友$%曾引起了

社会各界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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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父亲乐小英，是漫画家和
儿童画家。他离世已经整整二十八
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
我们的脑际，他的绘画艺术之魂一
直留在人间。这么多年来，许许多多
熟知他的朋友和读者常常会谈起父
亲生前的为人和品格，会谈起他独
特的绘画风格。在市少年宫，我会不
时碰到和我同辈人如是说：“我是看
着你父亲的画长大的，我现在是领
着孙子学画，要他模仿乐老师的风
格……”几个素不相识的退休教师
见到我也激动着言语：“当初，每次
《支部生活》一来，我就看封底的漫
画，全是你父亲大作，讽刺不正之风
惟妙惟肖呵！真过瘾……”

今年 !"月，承蒙好友王计生
（福寿园总经理）鼎力相助，塑制了
父亲的铜像，父亲和他的挚友、著名
胸外科主任吴善芳医师的铜像一起
并列坐落在福寿园人文纪念馆的草
坪上。那天天空湛蓝，芳草茵茵，我
久久地注视着两位老人的容貌，无
限的思念和眷恋之情涌上心头，想
起父亲所历经的磨难岁月，想起父
亲追求真理的一生……

自学成才 投身报业
!#"!年，父亲出生在浙江镇海

小镇里，靠着祖父在上海一家麻袋
店当工人维持生计。父亲在镇上一
所叫蔚斗小学里完成学业，其间受
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执教的老师
林淡秋（后是斯诺所著《西行漫记》
的翻译者，解放初任人民日报副总
编辑）是到乡下来避难的共产党
员，他组织了父亲及乐静（解放后
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等学生创办
了进步黑板报和校刊。从小酷爱
绘画的父亲，才能得到了发挥，
为在上海谋生发展打下了基础。
小学毕业后，父亲就到一家广告
印刷公司当学徒，画月份牌，又
到电影公司打零工，画电影院户外
海报。晚上他常会买份报纸寻找招
聘启事，由于父亲的绘画技巧，很
快地被《铁报》报社吸纳，从此走上
了新闻从业道路。
解放前，他先后在《铁报》《中央

日报》《和平日报》《新民报》工作，创
作了大量抗日救国、呼吁民主民生、
抨击腐朽当局的辛辣漫画。尤其是
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在《和平日报》
上刊登了一幅“岁寒三友”的漫画，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这是
临近过年之际，腐败政府已使社会
民不聊生，物价飞涨。父亲以工薪
阶层、普通百姓、公职人员的生活
窘迫为题材，用岁寒三友来代替过
年的松、竹、梅植物，讥讽了当时
的黑暗政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
鸣。报社因此幅画还受到了国民党
党部社会局的警告，但父亲并不为
此而搁笔，更血气方刚地伸张正
义，抨击时弊一直到迎来新中国
的黎明。

历经劫波 画魂永驻
!#$% 年 !" 月 "& 日对父亲来

说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已经是“牛
鬼蛇神”的父亲遭遇到雪上加霜的
摧残。“四人帮”元凶张春桥“亲手操
刀”把“四顶帽子”套在父亲的头上。
上海各大报刊都用大标题铅印着
“老反革命分子”、“反共老手”、“漏
网右派”、“反革命黑画家”乐小英被
揪出来的消息。当天晚上，一群一群
红卫兵、造反派冲到我家，无休止地
批斗、抄家，把父亲打得遍体鳞伤。
从此，他开始了每天近十六小时的
被监督劳动，后来又被赶到五七干
校打扫猪圈。在这场风暴下，我们全
家被扫地出门，搬至光复西路一破
旧棚户小区。那天晚上，已临近 !"

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
面对荡然无物的旧居惊呆了半天，
只能转回早已空旷无人的街头，茫
然得不知去向。我找到了父亲，握住
他早已冰冷的手，领他走进破败不
堪的“新居”，父亲此时反倒安慰我
们全家：“蛮好蛮好，我从乡下出来
也是住一间狭小的亭子间的。”

在一次批斗会上，我“被邀”旁

听，方知父亲惨遭厄运的原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与报社同事
陈蝶衣（著名词曲家。指挥家陈燮阳
之父）合作，创作汇编了名人百态
图，世界上有名的政治风云人物都
跃然报上，由陈蝶衣作词，父亲配
画，其中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
等名人，也有毛泽东、周恩来、蒋介
石等人物。父亲根据“西行漫记”照
片将毛泽东、周恩来在窑洞演讲、工
作的景象也用白描线条画了出来，
这种政治漫画在“极左”思潮之下，
可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于是此
事就成了父亲政治上几乎笼罩一生

的枷锁，在“文革”期间更是不得翻
身了。
父亲另一桩罪状是恶毒攻击党

的干部和诋毁党的形象———原来他
是当时党的刊物《支部生活》的专栏
画家，每一期的封底及讽刺小品文
章配图均出自父亲之手，不少有名
有姓的党员干部徇私舞弊、化公为
私、贪赃枉法，其真实事例均被父亲
用漫画的方式揭露得惟妙惟肖，成
为党员干部很好的教科书。在“文
革”中，父亲曾作过如此辩解：“所有
材料由《支部生活》机要员送到我
家，材料全由《支部生活》提供，机要
员坐在我写字台旁看我配插图，当
场封样返回，我实在想不出是我有
意攻击党和党的干部。”
十年浩劫中，父亲被彻底剥夺

了创作的权利，然而他对漫画的钟
爱，对漫画之魂的情愫永驻，正像他
在“文革”后期一封写给华君武的信

中所言“漫画是吾一生的喜好和特
癖”。此时，他多么希冀枯木逢春，歌
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呵！

为了孩子 甘比骆驼
!#%"年，《新民晚报》重新“飞

入寻常百姓家”，父亲重新担任报社
美术摄影部主任。他遵循林放老社
长办报服务对象是“从 %岁的儿童
到 %'岁教授”，决定开辟为儿童服
务的专栏，为此，和他的挚友张乐
平、陈伯吹等人进行了许多次的交
流，决定塑造一个新时代的儿童形
象，以树立正气、助人为乐、勤学好
动、尊老爱幼为主线的漫画连载，
“小胖的一天”就此诞生了。每周日
的“夜光杯”副刊上，一幅幅妙趣横
生、寓教育于漫画中的故事出现在
读者面前，每四幅或六幅组成一个
独立故事，充满着生活情趣和教育
意义，深受儿童和大人们的喜爱，几
年时间里，几百幅作品油然而生，汇
集着父亲后半生的心血。我知道父
亲从那时起所创作的政治类漫画陡
然减少，而是专情注视着下一代的
教育和培养。从那时起，父亲每周假
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少年宫辅导
小画家们，对各区级的少年宫，他也
是有求必应，带回来一条条鲜艳的
红领巾，这是他最大的报酬。我曾在
父亲的笔记本上翻到这样的发言
“许多人认为儿童画是小儿科，但为
什么在医院里小儿科最热闹，小孩
生病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家全
去，说明小孩是多么重要呵”。父亲
的好友龚之方（著名老报人）在香港
《文汇报》上撰写一个在粉碎“四人
帮”后中国文艺界精神焕然一新的
人物故事专栏，其中一篇写父亲的
标题为“骆驼小英”，“他像一匹被驯
服的骆驼，肩负重驮，头顶烈日，顽
强不屈地行走在茫茫戈壁……”父
亲去景德镇出差，专门买了一尊骆

驼回来，它成为父亲最钟爱的物件，
每天自己用抹布掸个干净，有时会
不无幽默地把一具布娃娃放在骆驼
背上，乐呵呵地说：“我这个老骆驼
是专门给孩子骑的。”

!#%( 年，随着父亲的病情加
重，“小胖”专栏淡出了人们的视界，
但“小胖”的新儿童形象至今留在读
者的心坎里，不少出版社为此都出
了专辑专刊。著名儿童作家鲁兵曾
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小
胖随小英而去，我想这几年小胖是
长大了，他已经懂事了，搭乘着新时
代的列车去干事业了……”
为了孩子，父亲殚精竭虑，呕心

创作。哪怕是里弄街道小学请他作
画，他一定免费献上一幅，不会拒
绝，而且会认真勾勒，绝不懈怠。“精
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查看他的
绘画作品，十几年里他为各地的《小
朋友》《儿童时代》《娃娃天地》《为了
孩子》等杂志画刊，向可爱的下一代
敬献了近千幅作品。他笔下的儿童，
虽然寥寥数笔，却呼之欲出，生动活
泼，个性独特，自成体系。

一心向党 宽容磊落
我一直完好地保存着由林放老

人为父亲写的挽联：“一心向党，历
尽劫波修正果；毕生绘画，甘为孺子
作马牛。”这幅挽联勾勒了父亲追求
光明，热爱事业的一生，尽管他的生
命很短暂，风雨坎坷的人生使他终
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严冬，享受到
春天阳光的温暖。
父亲用画笔倾诉着自己热爱祖

国热爱党的衷情。原在上海美术馆
任职的张坚兄曾给了一份极其宝贵
的材料，是当时美术家协会的档案
材料。鉴于父亲当时已是美协的常
务理事、漫画组组长，所以他的部分
档案也记录在案。我翻开这旧得发
黄的材料，里面有着他在 !#("年和
!#($年两份入党申请书，笔迹清晰
工整，字字真情洋溢。父亲因为曾绘
过“名人百态图”，始终未能如愿以
偿，以后父亲没被带上“右派”帽子
和在“文革”中没有被整死已经算是
万幸之事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父
亲对党的忠诚和信仰。从 !#)$年到
他逝世的岁月里，他画了大量热爱
党、激励革命热情的图画。每次有政
治上的重大活动时，《解放日报》总
有一整版大幅组画刊出，这些组画
大都由父亲执笔，或勾绘总图，然后
他将漫画家们（洪荒、陶谋基、陆汝
浩、杜建国、毛用坤等）汇集一起，挑
灯夜战。午夜时分，《解放日报》总编
辑王维，副总编辑夏其言、陆炳麟总
会在食堂里请他们加个菜吃夜宵，
几位总编辑异口同声称赞父亲的高
效率、高水平。王维总是那句老话
“小英是用心来创作的”，父亲会谦
卑地答：“为党报服务是一生的幸
运！”父亲最后一次向党提出申请是
已在病入膏肓的病榻上，!#%(年 !

月 !日《新民晚报》社长林放和总编
辑、党组书记束纫秋来我家探望父
亲，束纫秋代表党组告知他，已根据
父亲的要求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
员，父亲伸出被病魔折腾得早已干
瘪之手，颤抖着向两位领导说：“谢
谢，谢谢！”第二天，上海各大报刊
均刊登了父亲入党的消息。没隔多
久，父亲欣慰地永远合上了双眼，
他的光荣和梦想也在寿终正寝之前
得到了实现。正像著名作家陈伯吹
先生所写：“一个做了于党、于国、
于民、于下一代的好事的人，人们会
永远思念他。”
父亲一生宽厚待人，严于律己，

哪怕是曾伤害过他的人，他也从不
计较。记得 !#%(年的初冬，父亲已
经病入沉疴，探望父亲的亲朋好友络
绎不绝，其中一位中年妇女显得尤其
伤感，用手帕擦着眼泪，只觉得父亲
还是如常的平静，还不时劝慰她，在
场的一位前辈告诉我原委———在“文
革”中，这位女同志是造反派干将，斗
我父亲特别厉害，但父亲事后从不对
此事耿耿于怀，父亲以善良厚道驰
名业内，至今许多前辈还深情地说
起父亲磊落挺拔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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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漫画家乐小英正在

绘画

! 粉碎)四人帮*后'又回到工人中间'这是

乐小英在为沪东造船厂工人辅导作画

! !"&(年 )月 "日%乐小英在作家读者迎

春会上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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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万籁鸣*中+%在少年宫接受少年儿童

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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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小英生前最后一幅漫画..

吴善芳主任肖像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新民晚

报"复刊后,乐小英在)夜光杯*副

刊上的专栏)小胖的一天*


